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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兹奖双响，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
本报记者  王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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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的山东菏泽成武县，烈日当空。在
一处 110 千伏输电线路下，无人机飞手吴宇
轻点操控屏，旋翼嗡鸣升空，仅半小时便完
成数公里线路的巡检。屏幕上，一片塑料薄
膜反光清晰可辨——夏季大风多发，气球、
塑料薄膜、风筝等轻质异物飘挂高压线路，
极易引发短路跳闸。吴宇立即上报隐患坐
标，后台智能运维平台同步生成处置工单；
现场人员启用激光清障仪，从地面瞄准几十
米外的异物，犹如一把高精度“手术刀”，
几秒钟便让薄膜碳化脱落。

“过去清理这类悬挂异物，往往需要停
电登杆，至少两三个人配合，耗时费力且风
险高；现在不用停电、不用登高，单人操作
就能快速完成。”现场操作人员徐景阳说。

“以前巡线靠步行，一整天也看不了几
基塔。”说起巡检方式的变化，吴宇感触很
深，“现在无人机飞一圈，铁塔、导线、周
边环境看得明明白白，效率翻了好几倍。”

今夏，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
空调制冷需求持续攀升，电网负荷随之加
大，设备安全运行面临考验。国网成武县供
电公司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用于运维、隐
患治理和便民服务各环节。

为提前排查隐患、降低高温天气下人工
户外作业的风险，国网成武县供电公司推行

“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巡检模式，远程智巡
系统实时监测设备运行数据，无人机负责高
空线路巡视，地面运维人员配合现场核查，
三者协同提升巡检的精度与效率。

迎峰度夏，科技赋能电网保供
田  林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
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
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
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
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

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
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
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
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
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
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
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
要成果。比如上世纪 50 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
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
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
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
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
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
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
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
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
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
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
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
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
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
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
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
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
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
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
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
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
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
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
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
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
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
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
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
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
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
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
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
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
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
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
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
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
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
1998 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
惊人成绩大概需要 10 到 15 年，而 1999、2000、2001 这
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 2010 年前后，张伟、
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
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
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
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
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
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
一批 2007 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
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
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
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 年，北大数院提出，用 10 到 15 年建
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
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
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
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
如北大数学 1954 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
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
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 7 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
我们称之为“1954 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
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
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
即前 3 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 5 个学期
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
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
2003 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
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
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
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
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
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
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
“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
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
不超过 30 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
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
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
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
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
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
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
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
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 1—3 个
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 30 多位包括
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
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
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
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
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
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
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
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
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
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
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

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
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
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
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
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
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
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 2007 年进
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 20 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
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 20 年，我
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
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
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 45
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
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
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
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
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
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
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
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
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
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
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
“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
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
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
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
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
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
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
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
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
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
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
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
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
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
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
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
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
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
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
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
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
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
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
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

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
更辉煌的明天。

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
兹奖，连日来引发热议。多数人或许
并不清楚“三维挂谷猜想”与“希尔
伯特第六问题”的具体含义，但这不
妨碍我们为之振奋——有些突破，纵
使不懂，也让人心潮澎湃。

欢呼之余，不少人追问：两位获
奖者后续的深造和主要研究工作均在
海外完成，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学术土
壤还不够肥沃？他们在国外工作，是
否属于人才流失？

应当承认，在“从优秀到卓越”
的跃迁环节，我们确实存在阶段性差
距。王虹、邓煜做出获奖级原创成果
的关键攻坚阶段，都依托海外顶尖学
术平台完成。数学基础研究高度抽
象、周期长，菲尔兹奖又要求获奖者
未满40岁——这意味着要在博士毕业
后的短短数年内完成载入史册的突
破，对学术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顶
尖同行的高频碰撞、充分的学术自
由、不必为短期考核分心的制度保障
等，缺一不可。客观地说，在这些方
面，我们与世界最顶尖的数学研究机
构之间仍有差距。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将这
一现象归结为“人才流失”或“土壤
贫瘠”。两位获奖者在中国完成的基
础教育，扎实而深厚，本身就是这片
土壤生命力的明证，它说明我们的选
材与基础教育体系具备世界级水准。
然而，基础教育扎实与前沿科研环境
成熟是两个不同维度的命题。前者是
我们的传统优势，后者是我们正在着
力补齐的短板。两者都应当被正视，
不应混为一谈。

事实上，顶尖人才的国际流动是
全球科学界的常态。王虹和邓煜在海
外完成关键研究，既反映了个体对学
术高峰的追求，也折射出当前国际学
术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人才的全球流
动是客观规律使然，真正的课题在
于，我们如何加快营造能够吸引并留
住顶尖人才的环境。

近年来，这种改善已经显现出积极的信号。据中国
科学院院士田刚在颁奖后受访时介绍，本届菲尔兹奖获
提名的中国籍数学家还有徐宙利、庄梓铨；王虹、邓煜
所在的北大2007级，唐云清、孙鑫也受邀在本届国际数
学家大会作报告——一个年级同时走出两位菲奖得主、
四位国际数学家大会报告人，也从侧面说明，国内本科
阶段的数学训练和学术氛围已具备相当的竞争力。

经费支持也在持续加大。中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
投入，已经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
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 4.68% 提
高至 7.08%，创历史新高。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从 2012 年
的21.2万人年增长到2024年的59.7万人年。依托“强基
计划”、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持续推进，我国
搭建起从中学到高校贯通式的拔尖人才培育通道。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不断改良学术土壤、优化生态。
近年来，我国正推进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改革，对基础研究
者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延长
考核周期，包容科研失败，鼓励科研人员坐住“冷板
凳”，敢于挑战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当然，改革并非
一蹴而就，制度的成熟仍需时间，但方向已经明确——
不断优化体制机制，让潜心治学、勇攀高峰成为青年科
研人员的自觉选择，从而真正激发创新活力。

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
场代代相传的接力赛。王虹和邓煜的获奖，是这场接力
中值得铭记的一棒——它标记了来路的艰辛，也传递着
前路的期望。看到进步，承认差距，正视问题，解决问
题，我们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中国数学家王虹出席获奖后
的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记者  李  睿摄  

7 月 23 日，在美国费城，中国数学家邓煜出席获奖
后的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记者  李  睿摄  

7月29日，江西省宜春市科
学技术协会科普团队走进袁州区
新康府街道馨苑社区，开展科普
集市主题活动。展出科普展品、
机器狗等科技设备，让孩子们近
距离领略科技乐趣。

易志钟摄  
（人民图片）  

科普集市进社区


